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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前對於日治時期（1895-1945）臺南市商業戲院的了解十分零散而有限，本

文將剖析日治時期臺南市宮古座戲院。當前對宮古座的了解不完整，除了知道宮

古座的地點，並留存數張宮古座照片之外，絕大部分的資料都誤解宮古座的興建

年分，並對宮古座的其他相關訊息所知有限。本研究藉由爬梳日治時期重要的報

紙、雜誌、專書、攝影寫真帖等相關資料，並參考日治時期戲劇及電影的發展脈

絡來相互佐證推敲，對宮古座進行考辨，同時以當時臺南市商業戲院整體生態的

脈絡，來評估宮古座的定位。

本研究釐清宮古座興建設立的契機與正確年代，並闡述分析宮古座的位置與

建築特色、所有者與經營者、深具官方色彩的身分、經營策略、節目類型概貌及

作為集會活動場所的情形，以及宮古座與當時其他臺南市戲院間的合作與競爭。

本研究提出對宮古座戲院的定位，標舉宮古座戲院居於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

發展中的樞紐位置，並剖析宮古座所在地點、建築樣式與戲院內部空間的選擇，

表徵了一個對劇場建築傳統求新求變的企圖，但是仍然落回對日本形式的仿效。

本研究除了能指正當前許多宮古座相關訊息的謬誤之處，發掘許多前人未知之

處，並且將宮古座置入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發展的整體脈絡之中考察，期望

能對宮古座戲院有一個較全面性的了解。

關鍵詞：宮古座戲院、臺南市、戲劇、電影、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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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barely a clear idea, not to mention an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commercial theatres 

in Tainan Cit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895-1945). The subject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one, the Miyako-za Theatre. Current understandings of Miyako-za Theatre are far 

from thorough. Apart from several photographs of its building, descriptions of its location and 

of its (incorrect) date of inauguration, almost everything else about Miyako-za Theatre remains 

dubious and is in need of further clarification.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Miyako-za Theatre by 

scrutinizing related information in newspapers, magazines, books, and published photograph 

collections, with reference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evolution of drama and film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evaluates Miyako-za Theatre by mapping it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dynamics among commercial theatres in Tainan City at the time.

Starting from revealing the background of this theatre’s emergence, this research clarifies 

Miyako-za Theatre’s duration, location, style of theatre building and interior space, ownership, 

management, alignment with the municipal officials, general types of programme, as well as its 

cooperation with and competition against other theatres at the time. Miyako-za Theatre plays a 

crucial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ercial theatres in Tainan Cit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lso, the location, the exterior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the interior spatial 

formation of Miyako-za Theatre all represent an intention to create a modern Japanese theatre 

in colonial Tainan City.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orrect misunderstandings, to unearth 

previously unknown information about Miyako-za Theatre, and hopefully to grasp a broader 

picture of Miyako-za Theatre mapping it into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theatres 

in Tainan Cit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eywords:  Miyako-za Theatre, Tainan City, drama, fil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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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論文緣起於一個更大的研究方向：考察臺南市劇場表演與表演場地之間的關係的發

展脈絡。然而順著這個研究脈絡檢視到日治時期（1895-1945）的狀況時，發現對於當時

的主要表演場地商業戲院的了解十分有限，不見其全貌，資料零散，甚至有許多錯誤的訊

息廣泛地被引用流傳，造成以偏概全或以訛傳訛的遺憾；遂促使研究者針對日治時期臺南

市商業戲院進行考證爬梳，而獲致初步的研究成果。基於期刊發表篇幅限制，在此先針對

日治時期臺南市宮古座戲院進行論述。本文藉由爬梳日治時期重要的報紙、雜誌、專書、

攝影寫真帖等相關資料，並對照戲劇及電影在當時的發展脈絡來相互佐證推敲，指正當前

部分相關訊息的謬誤、發掘前人未知之處，期望對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中具有承先啟

後地位的宮古座戲院，能有一個更深刻的了解。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宮古座為日治時期臺南市的商業戲院（以下視情形簡稱為「戲

院」），演出的節目包含戲劇與／或電影（又稱活動寫真或映畫）。研究的時間範疇界定

在日治時期1895年到1945年之內，空間範疇為日治時期1920年以後劃分行政區域的臺南州

下轄之臺南市，1為清代府城圍牆以內的區域，而本文所論及的宮古座及其他臺南市戲院

皆位於現今臺南市中西區，以下述及戲院的現今地址皆不再重複區名而僅列出路名及門牌

號碼。

回顧臺灣在日治時期以前的明清時期的演劇場所，尚未出現商業戲院。臺灣在明

鄭（1662-1684）、清領（1684-1895）時期，大量漢人移民至臺灣，原住民成為弱勢少

數，漢民族的社會風俗成為主流，漢人的戲劇活動也成為當時臺灣的主要戲劇活動（徐

亞湘 2000：9-12）。2漢人帶來原鄉習俗，表演的場合多數為廟會節慶，少數為達官巨賈

私人娛樂，前者的表演場所自然是廟埕廣場，後者則在私人宅邸之內（邱坤良 1992：70-

72；張啟豐 2004；林鶴宜 2015：18-24），並未出現茶樓形式的戲園。而臺南作為臺灣第

一個漢人移民聚居的城市，廟宇數量眾多，在清領時是臺灣府城，清領前期更是全臺對外

最大貿易港，官商雲集，無論是在廟埕、堂會或私人宅邸的演戲，都有不少史料記載，但

是固定戲臺仍屬少數（張啟豐 2004：255-265；林永昌 2006：7-41）。這個時期仍然是農

業社會為主，戲曲（戲劇）活動的進行仍是在特定時節或時機才會進行，而中國沿岸城市

建造茶園、戲園的商業劇場之風並未傳入臺灣社會，要等到1895年日人領臺後，臺灣才出

1　 日人1895年領臺後設臺南縣，1901年改設臺南廳，1920年改設臺南州，下轄臺南市之範圍約為清代府城
圍牆以內的區域，此即本文所討論的空間範圍，約相當於今日臺南市的中西區及其鄰近的區域。日治時
期臺南地區行政區域劃分沿革可參考《臺南市志．卷首》（臺南市政府 1978：167-183）。

2　 漢人大量移民來臺灣之前，臺灣社會的主要居民是臺灣的原住民，原住民的祭儀中雖包含著戲劇性的元
素，但是與本文所論及的戲劇活動本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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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不依附節慶而常態性設置的商業戲院（石婉舜 2015：241）。

日治時期（1895-1945）除了原本的廟會節慶或私人宅邸的戲曲演出持續進行之外，

由於大量日人移民來臺，帶來工商業的生活與休閒模式，現代化都市生活型態開始出現。

其與農村生活型態不同，並不受限於農耕工作與農閒時期的年度作息循環，開始有不依時

節的經常性休閒娛樂活動在都市中興起，商業戲院開始出現。例如在日人領臺之初，1895

年的臺北即出現「寄席」這種表演日本說唱藝術的大眾演藝場所，而到了1897年就有臺北

座與十字座兩家規模較大的劇場出現（石婉舜 2012：44-45）。這些出現在臺北的商業戲

院，已有研究者論及，然而目前對於在臺南市出現的戲院，則所知十分有限。

以下先回顧相關的既有研究與文獻資料。呂訴上的《臺灣電影戲劇史》（1961）是

最早系統性介紹日治時期臺灣各種演劇與電影的著作，雖然呂訴上的著作有不少錯誤之

處，但是仍可供本研究參考對照當時戲院的節目類型。邱坤良倡議以戲院為中心的研究，

並以臺北永樂座為案例討論戲劇與電影的發展及其互動關係（邱坤良 2008：21-89）。徐

亞湘更進一步廣泛蒐集整理日治時期報刊的相關資料，聚焦討論日治時期臺北的商業劇

場概況，對於當時臺北的淡水戲館（新舞臺）、艋舺戲園及永樂座三座戲院有詳盡的剖

析（徐亞湘 2006：85-149）。然而這些研究都主要聚焦於臺北。葉龍彥在其《新竹市戲

院誌》（1996）、《台北西門町電影史》（1997）、《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1998）、

《台灣老戲院》（2004）等系列的臺灣電影研究著作中，闡明不同時期電影發展與全臺戲

院概貌，並專論探討臺北西門町及新竹之戲院，但仍未有專論探討臺南市戲院；且葉龍彥

的研究焦點在電影，對於電影發展之前以戲劇演出為主的戲院則甚少論及。針對日治時期

臺南市戲院的研究，賴品蓉於2016年8月完成碩士論文《日治時期台南市戲院的出現及其

文化意義》，與本研究在彼此不互知的情形下，不約而同各自完成對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

的研究，並於2016年10月1日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舉辦的「第二屆臺灣與亞

洲電影史國際研討會」中與研究者同場發表全文審查之論文；賴品蓉由臺南市都市空間演

變的角度來看臺南市戲院出現的意涵，並且也從文學作品切入當時文人對戲院的經驗與感

受，這些觀點都與本研究不盡相同，然而賴品蓉的研究對象與本研究的對象高度重疊，可

印證本研究考證推論之研究成果，並互為參照。

葉龍彥的《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以及三澤真美惠《殖民地下的「銀幕」：臺灣總

督府電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2001）論及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影政策、技術、發

行、放映等相關的背景訊息。石婉舜的博士論文《搬演「臺灣」：日治時期臺灣的劇場、

現代化與主體型構》（2010）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的戲劇狀況有跨越不同戲劇表演類型的深

入探討，並於〈高松豐次郎與臺灣現代劇場的揭幕〉一文中論及首次出現全臺串連經營

的商業戲院模式（2012），以及在〈尋歡作樂者的淚滴—戲院、歌仔戲與殖民地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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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2015）一文中論及臺灣戲院普及的狀況。林永昌根據其同名博士論文（2005）出版

《台南市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2006）一書，該書爬梳整理戰後臺南市戲院的狀況，也

部分觸及日治時期的臺南市戲院情形。楊貞霞曾以專文〈喧囂的片段—台南老戲院（之

一）〉（2008）、〈如戲的人生—台南老戲院（之二）〉（2008）介紹臺南老戲院，但

是其立論多依據訪談，有許多待斟酌之處。以上提供本研究判讀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經營

模式、節目類型及戲院生態上的參考依據。

另外在關於臺南文史與影像資料上，周菊香的《府城今昔》（2003）蒐集了許多日治

時期臺南市的老照片，其中「娛樂設施臺南市的電影院」一節更依據1937年發行的《臺南

州觀光案內》的介紹（安倍安吉 1937：43），提及臺南市有四座電影院：世界館、宮古

座、戎館、大舞臺（周菊香 2003：184-186），而此一說更成為目前坊間流行的「日治時

期臺南市四大戲院」之說。因為缺乏其他對臺南市戲院的進一步研究，日治時期先後出現

的八家戲院的全貌難以得見，遂使一般讀者過度解讀此「四大戲院」之說而以偏概全。而

周菊香的介紹文字也有些許錯誤之處，另外林秀澧（林秀澧 2002：37）、葉龍彥（葉龍

彥 2004：60）、楊貞霞（楊貞霞 2008a：8）皆誤指宮古座1926年設立，此一錯誤訊息也

持續被引用，這些都會在後文中提供正確資訊。

綜觀以上現行的研究，有些基於戲劇研究與電影研究專業領域的劃分，而未能整合對

戲院完整面貌的呈現，另一方面，過往許多文史研究還未能受惠於近十幾年來建制的報刊

電子資料庫系統，因此對於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的了解難免過於簡略而仍有疏漏，造成現

行關於日治時期臺南市的宮古座及其他戲院的理解有謬誤或以偏概全。以宮古座而言，除

了知道戲院地點位置，也留有宮古座照片之外，許多資料介紹宮古座興建年分有誤，而對

於其經營者、節目類型、戲院內部型制、與其他戲院之間的合併與競爭，則一無所知，這

些正是本研究力圖補充之處。

在研究方法與材料上，日治時期戲院的相關資料繁多零碎，散見於報刊報導與相關的

散論文章，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為爬梳日治時期重要的報刊資料如《臺灣日日新報》、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臺灣日報》等報刊資料。3相關報刊資料繁

多駁雜，搜尋整理皆相當費時費力，幸得許多研究者的初步蒐集與整理，如徐亞湘主編

的《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李道明建立的「臺灣電影史研究史料資料

3　 1937年4月《臺南新報》更名為《臺灣日報》。現存《臺南新報》與《臺灣日報》並不齊全，限制了對特
定年分戲院發展關鍵資訊的判讀，為利後文分析對照，將現存報紙年月臚列於下。《臺南新報》現存報
刊的年月分如下：大正十年[1921](5-6,9-12)—大正十五年[1926]、昭和二年[1927](1-4)、昭和五年[1930]
(1-2,5-6,9-10)、昭和七年[1932](1-6)、昭和八年[1933](1-4,9-12)、昭和九年[1934](1-7,11-12)、昭和十年
[1935](2,5,7-9)、昭和十一年[1936](1-2,4,8,10)、昭和十二年[1937](1)。《臺灣日報》現存報刊的年月分
如下：昭和十二年[1937](4,6,8,11)、昭和十三年[1938](2-3,5-9,11)、昭和十四年[1939](1-5,7,10,12)、昭和
十五年[1940](2,5-12)、昭和十六年[1941](1-8,10-12)、昭和十七年[1942](1-8,12)、昭和十八年[1943](2-4,7-
10)、昭和十九年[19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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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4然上述資料庫仍有年代不全，或局限於戲曲資料或電影資料等限制的缺憾。另外

漢珍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具有全文檢索功能，但是漢珍版及大鐸版日文

《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僅能檢索標題關鍵字，而未具全文檢索功能。以上這些電子

資料檢索功能對本研究助益甚多，然而仍有缺漏，需由研究者自行翻閱報刊資料補足，特

別是《臺南新報》與《臺灣日報》仍未轉為具檢索功能的電子資料，需要完全以人工方式

搜尋。除了報刊資料外，本研究也藉由日治時期的雜誌、刊物、專論、攝影寫真帖等相關

資料佐證，另外也以戲院的節目內容對照戲劇及電影在當時的發展脈絡來相互推敲。本文

中所附之圖版照片，皆註明出處及授權提供者，若未特別註明授權提供者，則為研究者自

行翻拍或擷取。

綜觀臺灣的商業戲院發展，日人領臺後在都市地區首先出現寄席這種簡單的表演場

所，後來才開始出現專設的劇場建築（葉龍彥 1998：41-42；石婉舜 2012：44-45）及專

放電影的電影館。臺南市曾是臺北市以外戲院最多的城市（葉龍彥 1998：32），依據

筆者的研究，日治時期臺南市曾出現八家戲院：大黑座（1905-1907）、臺南座（1903-

1915）、南座（1908-1928）、大舞臺（國風劇場）（1911-1945）、戎座（戎館）（1912-

1945）、新泉座（1915-1924）、宮古座（1928-1945）、世界館（1931-1945），其中大黑

座是寄席、世界館是專營的電影館，其他皆是劇場轉型而來的混合戲院，既上演戲劇又播

映電影。然而限於篇幅，本文將集中討論宮古座，必要時才會述及其他戲院。

以下將針對宮古座起迄年代、所在位置、戲院建築外部與內部構造樣式、戲院的所有

者、經營者與經營方式、戲院節目的大致類型與轉變等進行考察，並兼論宮古座與同時期

其他臺南市戲院間的彼此競爭與合作關係。然而在正式開始討論宮古座之前，必須先概述

宮古座之前的臺南市商業戲院生態，才能了解宮古座成立的契機。

二、1910年代以來臺南市戲院生態與經營困境

日治初期臺南市商業戲院紛紛成立，臺南座早在1903年就存在，5南座由高松豐次郎

4　 李道明建立的「臺灣電影史研究史料資料庫」至2015年7月底完成第一年計畫的資料蒐集與上線，建置
《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至1924年間共892則資料、《臺南新報》1921年5月至1924年12月間共1172則資
料；截至本文書寫期間，1924年以後的資料仍未完成上線。其所蒐集之報刊資料皆以電影相關為主。

5　 最早在1903年12月4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就出現關於臺南座有壯士俳優角藤定憲一座演出的訊息之報
導（《臺灣日日新報》1903-12-04 第5版第1678號），隔日對全臺各戲院演出的報導中又再度提及臺南
座（《臺灣日日新報》1903-12-05 第5版第1679號）。可見臺南座最遲在1903年就已經出現，甚至還有可
能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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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8年設立，6大舞臺在1911年由臺灣人合資設立，7而戎座則設立於1912年，8至1915年

新泉座設立而臺南座不再營運。9整體來說，從1912年以後，臺南市就維持著四家戲院營

運的狀態，三家日人經營的戲院和一家臺灣人經營的大舞臺，直到1924年以後才打破這樣

的戲院生態，開始醞釀興建一個大型劇場。

從1910年代以來，臺南市戲院的大環境並不景氣，維持不易，日人經營的戲院時有

合併經營之議論。早在1913年即有報導指出，戲院普遍多少虧損，唯有戎座經營原本「差

可維持，然近亦漸漸不支」，乃謀議戎座與鄰近的臺南座合併。10此議雖未實現，但是到

了1917年3月又有討論日人經營的戎座、南座、新泉座三座合併的事宜，指出「臺南從來

有三劇場。今已萎靡不振。到底不能維持⋯⋯」（《臺灣日日新報》1917-03-02 第6版第

5988號）。然而諮議後，「嗣以利害關係，劇場合同不成」（《臺灣日日新報》1917-03-

10 第6版第5996號）。到了1917年7月又有報導「劇場合同計畫」，指出在臺南的劇場數

目過多，南座、新泉座、戎座三座都多少負債，而當此演藝事業不振時期，各座主會面商

議合併（《臺灣日日新報》1917-07-13 第3版第6121號）。到了1918年3月似乎達成協議並

進入書面作業，報紙出現以「三座合同告成」為題的報導，指出「臺南南、新泉、戎三座

劇場合同問題。久為懸案。近經各關係者協議。二十日已將該契約調印云」（《臺灣日日

新報》1918-03-22 第4版第6373號），然而最終仍未實現。所以到了1918年10月仍有報導

指出因為各戲院的負債問題難以處理，之前的磋商終未落實，這次又有有力者重提舊議：

臺南市內現在劇場。有南座、新泉座、戎座三所。皆狹隘不潔。難于經

營。且有相當之負債。有云須合同此各座。新築一劇場。故市內有力內地

人間。曾相與磋商。終以負債整理為難。仍置之。今回有力者間。復議新

設劇場株式會社。將前記三座。買收而折毀之。其須別建新劇場與否。則

俟開發起會決定之。（《臺灣日日新報》1918-10-25 第5版第6590號）

然而到了1918年11月《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臺南劇場協議」，指出廳長等人於臺南公

6　 南座於1908年10月3日舉行開場儀式。（《臺灣日日新報》1908-10-04 第7版第3130號）
7　 大舞臺於1911年1月28日落成，隨即在兩日後開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2-03 第2版第3844
號）

8　 戎座於1912年8月17日開場演出。（《臺灣日日新報》1912-08-18 第7版第4389號）
9　 新泉座之名最早見於1916年1月12日報導（《臺灣日日新報》1916-01-12 第6版第5583號），推測新泉座
當成立於1915年間。

10　 戎座擬與臺南座合併一事可見於下列以〈臺南劇場將合併〉為題的報導：「臺南劇場自開設以來。皆
有多少虧損之態。其中惟戎座一劇場。差可維持。然近亦漸漸不支。一日要虧損二三十圓。蓋日日經
費浩大。其建設當時所攤債款。亦日日要貯利息。以此收支漸為困難。現該場主小村（林）熊吉。
已向債權者議改合資組織。故紺谷和吉及松浦伊三郎等特磋議以戎座臺南座歸為合辨。其成否旋未定
云。」（《臺灣日日新報》1913-03-24 第3版第45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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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公會堂）變更合併新建一新劇場之議，而「買收南戎新泉三座。各存置之。而改修

其不備之點。使各為一劇場。資本金二萬五千圓。一株二十圓全部拂入。俟十二日更開發

起人會。各委員各選擇畢。而後進行其事務」，不建新劇場而買收整修三座劇場，並設置

一個新的會社來管理（《臺灣日日新報》1918-11-12 第6版第6608號）。到了1919年7月南

座、新泉座、戎座三座買收的價格都分別確定，並要求重新整修劇場（《臺灣日日新報》

1919-07-26 第4版第6864號）。而在1919年11月15日大舞臺株式會社還開株主大會，商討

是否加入臺南市內劇場合併（《臺灣日日新報》1919-12-10 第4版第7001號）。可是1919

年12月又有「劇場合同延期」的報導，三座主與出資方面的高山氏等在臺南廳協議時，出

資方面的股東未達成共識，更適逢年終歲末，無法順利成立臺南劇場聯合會社。三座方

面決定等待時機，南座已經開始整修改築，但是新泉座方面則冒著被勒令停業的風險，

仍未開始整修，顯然在觀望情勢（《臺灣日日新報》1919-12-21 第7版第7012號）。然而

無論如何，新泉座在半年後仍然進行了整修，於1920年6月9日工事大略完成時舉行上棟

式（《臺灣日日新報》1920-06-11第4版第7185號）。

雖然諸劇場進行了整修改築的工程，但是此一臺南劇場合併計畫最後因不明的原

因仍未付諸實踐，一直到1924年4月還有報導直指「臺南市內劇場的統一是數年來的懸

案」（《臺南新報》1924-04-08 第7版第7948號）。可能因為各方自身利益考量，由1913

年到1919年間雖然屢有臺南市戲院合併之議，合併或聯合經營一事始終難成。一切延宕到

1924年2月23日新泉座焚毀後（《臺南新報》1924-02-25 第7版第7905號），才創造了日人

戲院合併的新契機：「臺南市內劇場的統一是數年來的懸案，不過因為日前新泉座全部燒

毀的關係，臺南州市當局間便提出新建市營劇場的念頭」，計畫「將南座與戎座合併，各

作為演出戲劇及放映活動寫真之用」，「竣工之後不只是作為演出戲劇之用，而是作為各

方面的集會場合，供表演團體以便宜的費用租借使用」（《臺南新報》1924-04-08 第7版

第7948號）。此議雖引起南座與戎座從業者的關切與反對，並一時找不到願意出面的經營

者（《臺南新報》1924-06-15 第4版第8016號），同時當時的景氣也不理想，11新建劇場不

易落實，且地方上有不少反對意見，然而當時的臺南市尹荒卷鐵之助在1924年7月仍然開

始著手市營劇場的設計與規畫（《臺灣日日新報》1924-07-17第5版第8682號）。

另外一個促成臺南劇場整併的客觀條件是在1924年8月之後開始逐步實行的臺南市

區改正計畫，其中一線計畫道路通過南座前（《臺灣日日新報》1924-08-07 第2版第8703

號，1925-06-12 第4版第9011號），再加上南座被列為「危險家屋」，更讓拆除南座並興

11　 1924年8月28日《臺灣日日新報》即報導當時臺南市人口八萬餘人，其中日本人占一萬五千餘人，可是這
樣的觀眾人口並不能撐起戲院的營運，臺南興行界仍是一片蕭條。（《臺灣日日新報》1924-08-28夕刊 
第2版第87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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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劇場成為主流意見（《臺灣日日新報》1924-11-09夕刊 第2版第8797號，1925-07-24夕

刊 第2版第9054號，1925-07-27 第2版第9057號）。

至此，臺南市劇場合併問題已不止是經營權的整合，而更進一步在硬體上以新築一個

大型劇場來實質地整合臺南市的日人戲院。整體而言，在1928年宮古座出現以前，臺南市

商業戲院的生態都是多家小格局戲院彼此競爭的狀況，通常呈現三加一的情形，也就是三

家日人戲院競爭日人市場，一家大舞臺主打臺灣人的市場。而三家日人戲院中又以戎座最

早邁向活動寫真常設館的經營，是三家中營運較佳者，但仍不敵臺南市場不夠大的先天限

制，營運時有危機。待1928年宮古座一出，戎座被併購，宮古座方面成為當時臺南市唯一

的日人戲院經營機構，這種局面要到1930年底臺南世界館落成才被打破。

三、宮古座的規畫與設立

如前所述，新的市營劇場的籌建從1924年即開始著手規畫設計（《臺灣日日新報》

1924-07-17 第5版第8682號），1925年7月荒卷市尹因市區改正而視察南座建築腐朽程度，

確立要新設劇場（《臺灣日日新報》1925-07-27 第2版第9057號），於是荒卷市尹協同臺

南市的實業家們，希望爭取臺南州知事的支持，於1925年7月協議推出當時的紅頂商人高

島鈴三郎為首（《臺南新報》1925-07-29 第5版第7825號），由荒卷市尹陪同，向臺南州

喜多孝治知事提議興建市營劇場。12當時喜多知事以經濟不景氣、新築劇場耗資過鉅等理

由，建議「把臺灣人經營的大舞臺戲園改築起來」，讓相關人等碰了個軟釘子（《臺灣民

報》1925-09-13 第3版第70號），全案再次延宕，而經費問題更是關鍵。

到了1927年初，臺南市建築新劇場之議又被提出，並提及臺南州與臺南市預定撥經費

挹注新劇場的興建，然而並未再逕稱市營劇場（《臺灣日日新報》1927-01-22夕刊 第2版

第9601號）。1927年3月更由喜多知事親自出面斡旋，邀四銀行團在知事官邸協議；13獲得

銀行低利貸款後，克服資金問題，且由臺南州提供市內西市場南側的州有地出租，並對該

地原建物進行拆除整地，作為新劇場用地，而得以順利推動新劇場的興建，此即是宮古座

的興建（枠本誠一 1928：152；《臺南新報》1927-03-28 第6版第9032號；《臺灣日日新

報》1927-07-31 第2版第9791號）。至此，雖不確定州市等官方單位最後是否有直接挹注

經費，或只是單純主導匯集民間資金興建宮古座，但是從州方面提供公有土地來看，也可

12　 宮古座的籌畫與設立橫跨喜多孝治與片山三郎兩任臺南州知事、荒卷鐵之助與田丸直之兩任臺南市尹，
臺南州知事與臺南市尹姓名與任期可參考《臺南市志稿．卷六 人物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 1958：
121-122）

13　 當時的市尹也已換由田丸直之接任（市尹自荒卷鐵之助之後，佐藤矢於1926年12月17日接任，而後由田
丸直之於1927年3月16日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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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官方介入宮古座的興建極深。關於宮古座與官方之間的關係，在後文「宮古座的所有者

與經營者」一節會進一步討論。

宮古座最後委由臺南土木建築請負業高橋組設計營造，劇場名稱經商議後命名「みや

こ座」，高橋組負責人高橋順三郎回日本考察劇場設施並著手設計，14於8月15日左右動

工興建（《臺灣日日新報》1927-07-31第2版第9791號）。劇場名稱「みやこ」意即「都

城」，隱含臺南市為昔日臺灣府城之意，以「みやこ座」為臺南市新劇場之名，漢字為

「宮古座」。

宮古座雖因購地問題延宕，趕不及在1928年新春前興建完工（《臺灣日日新報》

1927-11-09 第4版第9892號），而在1928年2月2日才舉行上棟式，並由臺南州片山三郎知

事率內務部及警務部兩部部長、田丸直之市尹，以及其他官方及民間代表約兩百人參與，

場面隆重浩大，儀式中並宣讀前任知事喜多孝治的賀電（喜多孝治當時已經調任為樺太廳

行政長官，在現今之庫頁島，當時為日本海外殖民地之一），相關新聞報導如下：

宮古座上棟式二日嚴肅舉行　臺南新設劇場宮古座。去二日下午時。舉上

棟式有片山知事。豬股不井兩部長。及田丸市尹。其他重要官民。列席者

可兩百傑名。嚴肅舉行修□式後撤餅。知事市尹祝嗣而外有佐佐木商工會

長祝嗣。竝披露喜多樺太長官祝電宴開盡歡至五時半散會。（《臺灣日日

新報》1928-02-04 第4版第9979號）

在上棟式中，先由代表者高橋順三郎針對新設劇場宮古座報告致詞，然後才是片山知

事、田丸市尹、佐佐木商工會長祝詞（《臺灣日日新報》1928-02-04夕刊 第2版第9979

號）。宮古座原本預計於1928年4月上旬完工落成，15後來更提前到1928年3月31日舉行落

成（《臺灣日日新報》1928-03-31 第2版第10035號），16有三百多人參加落成式，仍然先

由代表者高橋順三郎致詞，然後才是來賓祝辭祝電（《臺灣日日新報》1928-03-31 第2版

第10035號）。

14　  高橋順三郎曾任臺南土木建築請負業的組合長（大園市藏 1930a：47），所經營的高橋組曾負責臺南公
館（公會堂）增築工程（《臺灣日日新報》1918-07-24 第6版第6497號）、花園町市區改正工程（《臺
灣日日新報》1918-09-24 第5版第6559號）、開鑿安平運河工程（《臺灣日日新報》1922-07-08 第6版第
7942號）等。

15　 1928年3月底，《臺灣日日新報》以「劇場竣工」為題，報導宮古座原本預計於4月上旬完工落成「新建
築中之臺南宮古座。其工事進行頗速。現將告竣。大約來月初旬。便能舉落成式。聞三光會。將首先於
該座。開基金籌備演藝會」（《臺灣日日新報》1928-03-26 第4版第10030號）。

16　 臺南耆老全美戲院老闆吳義垣接受訪談時，提及世界館、宮古座等在大舞臺之前興建（林永昌 2006：
284），實為錯誤訊息。



厲復平　　日治時期臺南市宮古座戲院考辨 17

四、宮古座的位置、建築特色與內部空間

1934年發行的《臺南市商工案內》中介紹宮古座（臺南市勸業協會 1934：44）及

1936年繪製的〈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第448號－臺南市〉中介紹「演藝場」的部分（木

谷彰佑 1936），皆標註宮古座地址為「西門町四（丁目），電話三四五番、一○一六

番」。周菊香依據1937年出版的《臺南州觀光案內》「市內娛樂場」的資訊（圖2），指

出宮古座地址為「西門町三四五番」（周菊香 2003：184），此應為周菊香誤解電話號碼

三四五番為地號而誤植，實則宮古座位於西門町四丁目一七番地（《臺南新報》1933-01-

14 第8版第11137號），當今地址為西門路2段120號。

圖1　 《臺灣日日新報》刊載宮古座1928年新築落成的照片。（《臺灣日
日新報》1928-04-01夕刊 第2版第10036號）（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數位圖檔）

圖2　《臺南州觀光案內》所載臺南市內娛樂場。（安倍安吉 19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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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宮古座設立在當時剛落成四年的新西市場建築對面，17同時鄰近新興的商業

區末廣町，是人潮聚集之處，也成為當時臺南市摩登街區的一環，具有臺南代表性建築

景觀的意味。1930年小山權太郎出版的《臺南市大觀》中有宮古座在剛落成兩年後的照

片（圖3），18可在照片中見到宮古座建築的樣式。宮古座的建築樣式與傳統的日式劇場建

築樣式不同，採寺殿建築樣式，屬於東洋歷史樣式的建築（傅朝卿 2013：71），外觀宏

偉氣派，其建材與工法的進步、建築規模與樣式的規格，都遠遠超過之前在臺南出現過的

其他日式劇場，當年高松豐次郎所建之南座亦有所不及。1935年9月發行的《臺灣藝術新

報》（不詳 1935：51）介紹宮古座時，指出其建築樣式參考1926年落成的東京歌舞伎座

而建（圖4），宮古座外觀正立面三座千鳥破風屋頂，其下又有三座唐破風，在建築外觀

的設計上，強調日式寺殿建築的元素，與1930年代開始在臺灣許多城市興建的歐式電影院

的戲院建築風格不同。19宮古座除了戲院主建築結構之外，旁邊還有附屬的建物。戰後曾

17　 宮古座隔街面對臺南西市場，因緊臨臺南城外西側得名。第一代的西市場為木造建築，建於1905年。
1911年8月因風災倒塌，日本政府遂以鋼筋混凝土於原地重建兩層樓高的建築，完成於1920年，兩側是
一層樓高的L型建築，中間主要入口採用馬薩式屋頂，上有老虎窗及圓形山牆，是臺南當時最華麗的市
場。1933年日本人為了促進「臺南銀座」末廣町「銀座通」一帶的商業活動，更在西市場外的噴水池周
圍建造了41間販售日常用品的店鋪，改為日系用品市場並更名為「淺草商場」。

18　 周菊香在《府城今昔》一書中指翻拍自《臺南市大觀》之宮古座照片為1926年所攝（周菊香 2003：
184），明顯錯誤。因宮古座於1928年才完工落成，而照片中宮古座正上映上海邵氏兄弟的天一影片公司
拍攝的《乾隆游江南》（由1929年至1931年，《乾隆游江南》共拍了9集），照片拍攝時間當不早於1929
年，不晚於1930年10月《臺南市大觀》出版的時間。

19　 1930年代開始在臺灣許多城市興建歐式電影院，如臺中市營的娛樂館（1931）與新竹市營的有樂
館（1933），皆採用歐式建築外觀，觀眾席設置椅子，定位就是電影常設館。（葉龍彥 2004：26-40）

圖3　 《臺南市大觀》中的宮古座照片（小山權太郎 1930：
62，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照片中宮古座正上映
上海邵氏兄弟的天一影片公司拍攝的《乾隆遊（游）

江南》，照片拍攝時間當為1929年至1930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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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宮古座（戰後改名「延平戲院」）販賣零食的董日福回憶：「戲院的南邊有辦公室、演

員宿舍、庭院，以及一座供奉狐狸的小神社。」（吳昭明 2010：62）由照片可見，宮古

座南側的附屬建物即圖3照片中宮古座戲院建築主結構右側的附屬建物。董日福所言神社

當為稻荷神社，主要祭祀掌管豐產的稻荷神，也象徵財富，被工商業界敬奉。因狐狸被視

為稻荷神的使者，故稻荷神社內皆有狐狸塑像。另外，1933年11月宮古座失火的報導，也

提及戲院內有「稻荷神龕」（《臺灣日日新報》1933-11-06 第8版第12065號）。

圖4　 1926年到1945年的日本東京歌舞伎座，由岡田信一
郎（1883-1932）設計，為宮古座建築設計仿效的對
象。（轉引自Wikimedia Commons網站）20

宮古座總面積四百坪，外部為「煉瓦鐵筋」，意即鋼筋混凝土磚造結構，內部為日

式的木造二樓格局，普通可容納一千名、最多可容納一千五百名觀眾，設備先進，通風

良好，劇場空間舒適，也設置有廁所等（《臺灣日日新報》1927-07-31 第2版第9791號；

枠本誠一 1928：152）。關於宮古座的舞臺與觀眾席樣式的相關資料有限，但是由於建

築樣式參考歌舞伎座，且內部裝潢採用日式木造格局，照常理推斷，舞臺應該也依循歌

舞伎劇場慣例，設置花道及旋轉舞臺。21由報紙上的照片來看，宮古座舞臺寬度可容近

20人寬鬆排列而坐，可謂相當寬敞（圖6），部分照片中的右舞臺有疑似花道的結構（圖

5、6）（《臺南新報》1930-10-13 第4版第10320號，1930-10-28 第4版第10335號）。另

20　 照片引自Wikimedia Commons網站：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ka1005.jpg。查詢日期：
2016年8月1日。

21　 一般正式的日式歌舞伎劇場都在右舞臺設有向觀眾席延伸出去的花道作為表演區，以及旋轉舞臺，這是
歌舞伎劇場舞臺不同於其他劇場舞臺的兩大特色。可參考郡司正勝《歌舞伎入門》（郡司正勝 2004：
239-244）與河竹登志夫《戲劇舞臺上的日本美學觀》（河竹登志夫 1999：50-62）二書中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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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董日福也指出宮古座舞臺「是座可以旋轉的大圓盤，大小約略等於觀眾席」（董日福 

2010：62），說明宮古座內確有旋轉舞臺。

圖5　 《臺南新報》報導1930年10月間在臺南市舉行的臺灣
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在宮古座有藝妓表演。照片中可

見宮古座舞臺的概貌，上方照片中右舞臺部分（照片

左側）似有向觀眾席延伸，疑似花道。（《臺南新

報》1930-10-28 第4版第10335號）

圖6　 《臺南新報》報導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在宮古座進
行的演奏會。照片中顯示宮古座的觀眾席及舞臺，舞

臺寬度可容近20人寬鬆排列而坐，照片左側難以辨
識是否為花道。（《臺南新報》1930-10-13 第4版第
103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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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古座的觀眾席為榻榻米而未用座椅，22以至於曾因觀眾未將鞋子留在門口而帶鞋入

內，引起衝突：

臺南宮古座門番某某二人、去二月三日晚上、有市內吳朝萬氏帶其家族一

同要到該座觀劇、入門時把鞋履以包巾包住經收單者許他帶入、不意入到

裡面即被前記門番二人阻住、橫豎不說便把他推出、不等吳某與他理論便

用武力對待。（《臺灣民報》1930-02-22 第6版第301號）

日人習慣跪坐看戲，但是臺灣人不能適應，所以又有臺語諧音稱呼宮古座為「艱苦坐」。

圖7　 隨著電影進入到有聲電影的年代，1934年發行的
《臺南市商工案內》刊載的宮古座廣告名片，即標榜

有「ローラー（圓筒）發聲機設置」。（臺南市勸業

協會 1934）

1933年1月間及11月間宮古座都曾失火（《臺南新報》1933-01-14 第8版第11137號；

《臺灣日日新報》1933-11-06 第8版第12065號），然而建築物主體損傷不大，仍得以繼續

經營。1938年3月《臺灣自治評論》雜誌〈宮古座の改造〉一文，議論宮古座觀眾席改造

增設椅子的正反方意見，文中指出數年前曾試著在榻榻米觀眾席後方，可機動增設四、

22　 岡田信一郎所設計的東京歌舞伎座，內部有設置椅子席（參考歌舞伎座官方網站〈歌舞伎座の変

遷〉），這一點宮古座並未仿效，而仍用傳統日本劇場的榻榻米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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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張椅子，但是乏人使用，且增設椅子反讓帶幼兒的婦人不便。但是反過來說，當時一

年中大約有七成到八成的演出已經是活動寫真，設置椅子席似是符合時代潮流之所需（不

詳 1938：107-108）。1939年7月《臺灣公論》專文〈宮古座いよいよ椅子席に改造さ

る〉介紹宮古座多年的懸案終於解決，於1939年6月11日休館改造椅子席，23採用與臺北國

際館相同的舒適墊椅，放映室改到二樓，增加十餘台電扇（不詳 1939：11）。此一戲院

內部的改造整修，24也呼應宮古座節目中映畫放映的比例逐漸增加。

五、宮古座的所有者與經營者

宮古座的興建源起於臺南市營劇場的規畫，但是一如前文所述，雖然官方提供戲院用

地，並主導協調集資，介入戲院興建極深，但是最終仍是由民間出資興建，故宮古座的所

有權並未歸於官方單位，而是歸於民間以會社方式經營。在1944年調查的臺灣興行場組合

中，宮古座的所有者即登記為「宮古座劇場株式會社」（葉龍彥 2004：74）。賴品蓉在

其研究中，針對宮古座的會社有詳盡的討論，詳列了《臺灣會社年鑑》1934年到1939年間

連續數年出現的「宮古座合資會社」，以及在1940年至1943年間連續數年同時出現的「宮

古座合資會社」與「宮古座劇場株式會社」。另外賴品蓉也列出了《臺灣銀行會社錄》

1934年到1938年間連續數年出現的「宮古座合資會社」，以及1939年至1943年間連續數年

出現的「宮古座劇場株式會社」（賴品蓉 2016：附錄二）。賴品蓉的討論最終未能定論

為何同一時期出現兩個宮古座會社的情形（賴品蓉 2016：68-69）。

除了上述賴品蓉查詢到的資料之外，研究者又另外搜尋到1928年至1931年的《臺灣

會社銀行錄》所列出的「宮古座合名會社」資料（杉浦和作 1928：218；1929：196；

1930：212；1931：246），以及1932年與1933年《臺灣銀行會社錄》所列出的「宮古座

合資會社」資料（杉浦和作 1932：218；1933：220-221），及1939年《臺灣會社年鑑》

「宮古座劇場株式會社」（竹本伊一郎 1939：450），當可釐清資料上同時出現兩個宮古

座會社的疑點，實肇因於《臺灣會社年鑑》所列之「宮古座合資會社」多年未能更新所

致。首先，1928年至1931年的《臺灣會社銀行錄》中「宮古座合名會社」資料，以及1932

年至1933年《臺灣銀行會社錄》「宮古座合資會社」資料中，代表社員都是高橋順三郎，

其他社員名單包括龍見リト、出口楢吉、森岡熊次郎、高橋平三、天野久吉、鐘堡、福岡

23　 臺南鹽分地帶作家吳新榮（1907-1967）在日記中多次記載其至宮古座看電影的經驗。其中在1939年8月
18日的日記中記載到宮古座聆聽日本聲樂家關屋敏子的音樂會，首次體驗新改造的椅子席。（「臺灣日
記知識庫－吳新榮日記」1939年8月18日）

24　 宮古座於1939年6月11日改造椅子席並於二樓增設放映室。其發生於1938年11月29日「宮古座合資會社」
增加資本額變更為「宮古座劇場株式會社」之後半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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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次郎，其中並無南弘；而在1934年以後社員名單中出現南弘，取代了森岡熊次郎，且南

弘接任代表社員的職務（杉浦和作 1934：226）。然而《臺灣會社年鑑》並未更新此一由

南弘接替森岡熊次郎的人事變更，而仍沿用錯誤的舊資料。其次，依據《臺灣銀行會社

錄》的登錄記載，「宮古座合資會社」在1938年11月29日增加資本額變更為「宮古座劇場

株式會社」（鹽見喜太郎 1939：252-253），此一變更在《臺灣會社年鑑》中增加登錄了

「宮古座劇場株式會社」，但是未刪除舊的「宮古座合資會社」資料，乃至於同時出現兩

個宮古座的會社。

藉由上述的資料爬梳，我們可以理解到宮古座民營的本質，但是也不能忽略宮古座的

規畫、籌資都牽動州廳與市役所，且由州廳提供建地。在上棟式及落成式時，官方單位的

一級首長皆全員參加，當知官方與宮古座會社之關係匪淺，雖無法得知兩者之間有何約定

或默契，但是宮古座方面顯然深具官方外圍組織的色彩，而與一般純粹民營的戲院不同。

另外，在前述宮古座1928年上棟式及落成式時，高橋順三郎皆先於官方行政長官致

詞報告；而由宮古座會社的名單可知，高橋順三郎在宮古座會社中出資最多，並從1928

年到1933年皆擔任代表社員（即相當於社長）一職。另一方面，據報紙報導高橋順三郎

曾在1929年8月間代表宮古座與日本活動寫真株式會社（日活）洽談簽訂片約事宜，並於

1929年底獲得日活在臺灣南部的映畫配給權（《臺灣日日新報》1930-06-22 第5版第10842

號），推測高橋順三郎除了身為代表社員，同時也極有可能實質負責宮古座的營運。由此

可知1928年8月宮古座併購戎座後，於1930年為戎座取得日活、松竹キネマ株式會社（松

竹）及其他映畫會社的特約，形成宮古座上演戲劇、戎座播映松竹日活映畫的聯合經營模

式（詳見下一節「宮古座的經營情形與併購戎館的經營策略」），皆發生於高橋順三郎擔

任代表社員經營宮古座的時期。

由宮古座會社的名單可知，在1934年至1943年宮古座會社的社長都是由南弘擔任，25

然而在1939年7月《臺灣公論》的〈宮古座いよいよ椅子席に改造さる〉一文中，曾介紹

「經營宮古座多年的人員」包括社長南弘氏、專務出口楢吉、負責企畫與宣傳的岡村支配

人（不詳 1939：11）。而1944年調查之臺灣興行場組合中，宮古座的經營者與統制會社

契約書者為出口樽吉（當為出口楢吉之誤植），事務擔當者為岡村亭一（葉龍彥 2004：

74）。推測南弘擔任社長時，主要都是由另一位出資的股東出口楢吉來負責戲院的營

25　 可參閱賴品蓉在其研究《日治時期台南市戲院的出現及其文化意義》中，對宮古座會社的整理列
表。（賴品蓉 2016：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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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26而由岡村亭一在戲院內負責庶務，27這樣的情形可能一直持續到1945年日本戰敗撤離

臺灣。

六、宮古座的經營情形與併購戎館的經營策略

宮古座初期的經營策略其實是對整個臺南市日人戲院進行整合。1924年新泉座焚毀

後，多年來合併市內劇場的議論在實踐上變得相對單純些，促成官方主導、民間出資，興

建一個設備較完善而具代表性的大型日式劇場，並座落於臺南市新興的商業區域末廣町附

近，在新的西市場建築對面。而南座因市區改正等因素停止營業，宮古座方面於1928年8

月間買收戎座，等於實質整合了當時臺南市所有的日人戲院。28

在進一步考察宮古座併購戎座的經營策略之前，首先建立一些關於戎座的背景資料。

戎座名稱出現在報紙上有時為漢字「戎座」，有時又為假名「エビス座」，兩者更替使

用。29戎座係日式木造劇場，可能只有一層樓，內部空間為日式劇場的榻榻米觀眾席，

位於錦町三丁目。戎座從1912年8月落成開始由小林熊吉所有並自行經營（《臺灣日日

新報》1913-03-24 第3版第4598號；臺灣新聞社 1919：328），設置之初仍以戲劇演出為

主，從1916年開始與臺北的活動寫真常設館合作獲得來自日本的影片片源，開始轉型為

活動寫真常設館（《臺灣日日新報》1916-02-20 第7版第5621號），到了1920年代戎座已

經以放映映畫為主。1920年以後戎座經手多位經營者，1923年夏天經營權又交回小林熊

吉（《臺灣日日新報》1923-10-04 第3版第8395號；《臺南新報》1923-11-16 第2版第7804

號），1925年3月小林熊吉病逝（《臺南新報》1925-03-07 第7版第8281號），戎座所有權

轉給山口萬次郎，1926年5月以後由澤田三郎的「吾等の一團」經營（《臺南新報》1926-

05-28 第1版第8728號），直到1928年8月宮古座併購戎座時，「吾等の一團」才離開。

1930年後報紙廣告開始出現「戎館」或「エビス館」的名稱，30由「座」改稱「館」，在

26　 出口楢吉曾與洪采惠同為1911年共進會籌備閉會煙火事務的委員之一（《臺灣日日新報》1911-02-01 第
五版第3842號）。而在1924年2月23日臺南市錦町三丁目大火的受災名單中，提及錦町三丁目履物商出
口猶吉（當為出口楢吉之誤植）（《臺灣日日新報》1924-02-25 第7版第8539號），推測出口楢吉應為當
時臺南市具一定名望之實業家。出口楢吉至少從1932年以後就一直列名在宮古座會社社員內，也是出資
者之一。在1938年底宮古座合資會社改為宮古座劇場株式會社後，出口楢吉與高橋順三郎同列名為取締
役。（鹽見喜太郎 1939：252-253）

27　 宮古座火災的報導中稱「該座事務員岡村亭一，睡眠中聞有異樣音響」，起身後則發現火警（《臺灣日
日新報》1933-11-06 第8版第12065號）。可見岡村亭一應該就住在戲院建築內，實質負責宮古座戲院的
庶務。

28　 大舞臺當時以上演臺灣本島人戲曲及中國電影為主，日人觀眾並不青睞，基本上在此一整合計畫中未予
考慮。

29　 「戎座」與「エビス座」的名稱交替出現的情形可見於報紙廣告中，例如1925年1月27日電影廣告出現
「エビス座」（《臺南新報》1925-01-27 第7版第8242號），1月30日、2月4日廣告又為「戎座」（《臺
南新報》1925-01-30 第7版第8245號，1925-02-04 第7版第8250號）。

30　 1930年後報紙廣告出現「戎館」或「エビス館」的名稱，例如1930年出現「エビス館」稱呼（《臺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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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其活動寫真常設館的性質甚於劇場的性質。為行文清晰起見，以下稱呼戲院前期為

「戎座」，至1928年被併購後稱為「戎館」，若行文中有針對該戲院的統稱，仍稱其為

「戎座」。戎館後因戲院建築老舊，於1935年在田町另建新館，仍稱「戎館」，本文為免

混淆稱之為「新戎館」。31

以下依據零散而有限的原始資料，考據推敲宮古座的經營概貌，以及宮古座與戎館的

合併經營情形。1928年8月《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戎座被宮古座併購引起財務糾紛（《臺

灣日日新報》1928-08-25 第2版第10182號），此可推斷為宮古座併購戎館的時間點。而在

此之後到1930年以前的《臺南新報》並未留存下來，而《臺灣日日新報》對臺南事務報

導有限，並無進一步的相關報導。到了1930年1月1日與6月17日可在《臺南新報》見到兩

戲院「劇場　宮古座」與「活動寫真常設館　エビス館」合刊名片，且エビス館（戎館）

標明為「松竹日活特約」（圖8），亦即與日活及松竹簽約的常設館（《臺南新報》1930-

01-01 第21版第10038號，1930-06-17 第3版第10203號）。其中宮古座標榜為劇場、戎館

標榜為活動寫真館，兩者節目類型做出區隔，聯手經營。32宮古座自設立以來即以劇場自

居，而不標榜映畫放映，這除了可由前述宮古座仿東京歌舞伎座建築樣式的意涵窺知，也

可在宮古座邀請大阪知名劇團市川荒五郎一行作為開幕節目的安排可見一斑（《臺灣日日

新報》1928-06-21夕刊 第2版第10117號）。同時，在1930年9月與10月分都還在報刊上見

到戎館放映松竹與日活映畫的廣告（《臺南新報》1930-09-12 第4版第10290號，1930-09-

15 第4版第10293號，1930-10-24 第4版第10331號，1930-10-30 第4版第10337號），可見

此時兩戲院的節目類型區隔明確。

報》1930-01-01 第21版第10038號，1930-06-17 第3版第10203號），1932年又有「戎館」的稱呼（《臺南
新報》1932-01-01 第32版第10762號，1932-06-17 第4版第10928號）。

31　 新戎館為歐式水泥磚造二層樓建築，內設置西方鏡框式舞臺，觀眾席設置木質長椅，可容納約一千兩
百位觀眾，有沖水廁所（《臺南新報》1934-12-31 第4版第11848號）。新戎館由臺灣人鍾樹欉所有並經
營。林永昌訪談全美戲院老闆臺南耆老吳義垣時，提及戎館為臺灣人所有（林永昌 2006：284），容易
誤導為戎館向來皆為臺灣人所有，實為以偏概全之論。

32　 當時宮古座會社的代表社員與實質經營者是高橋順三郎；而1930年9月的報紙報導中提及エビス館「經營
擔當者、同時也是出資者之一」森岡熊次郎（《臺南新報》1930-09-02夕刊第2版第10281號），森岡熊
次郎是宮古座會社的社員之一，故有可能由森岡熊次郎分攤經營エビス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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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エビス館與宮古座在《臺南新報》1930年1月1日與
6月17日刊登聯合名片，上方標示「臺南」，下方
標明「劇場　宮古座」與「活動寫真常設館　エビ

ス館」，且エビス館（戎館）標明為「松竹日活特

約」。（《臺南新報》1930-01-01 第21版第10038
號，1930-06-17 第3版第10203號）

然而從1931年開始，宮古座與戎館的聯合經營策略做調整，松竹日活電影移至宮古座

播映，戎館交由臺灣人經營放映中國電影。此一轉變可由以下訊息推敲而得：首先，1930

年11月到1931年12月的《臺南新報》都未留存下來，由1932年後的《臺南新報》上刊登的

廣告名片來看，宮古座已經改映松竹日活特約，而戎館已經上映中國電影，且二者廣告名

片未聯合刊登，而是分別刊登在不同版面。

1932年元旦及6月17日在《臺南新報》刊登的宮古座與戎館名片分別刊登在不同版

面，其中宮古座成為「松竹日活映畫特約上映」（圖9）（《臺南新報》1932-01-01 第27

版第10762號，1932-06-17 第11版第10928號），並且持續到1933年及1934年（《臺南新

報》1933-01-01 第11版第11125號，1934-01-01 第25版第11487號，1934-06-17 第16版第

11652號）。

圖9　 宮古座成為「松竹日活映畫特約上映」的戲
院。（《臺南新報》1932-01-01 第27版第107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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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32年元旦及6月17日在《臺南新報》刊登的戎館名片為「常設館戎館」、「專

映中國高級影片」、「臺南金重影片公司興行部」（《臺南新報》1932-01-01 第32版第

10762號，1932-06-17 第4版第10928號）；到了1934年元旦《臺南新報》的戎館名片內容

同上，且增加「鐘塗」之署名（圖10）（《臺南新報》1934-01-01 第26版第11487號）。

由此可知，戎館已經委由臺灣人鐘塗成立的臺南金重影片公司進口中國電影在戎館經營，

鎖定臺灣人觀眾為對象。

圖10　 《臺南新報》1934年元旦刊載的戎館名片，有「專
映中國高級影片」、「臺南金重影片公司興行部」

字樣，及「鐘塗」之署名。（《臺南新報》1934-
01-01 第26版第11487號）

然而宮古座成為松竹日活特約，而戎館上映中國電影是否就是從1932年開始的呢？

首先，宮古座經營者高橋順三郎在1929年底獲得日活在臺灣南部的映畫配給權（《臺灣日

日新報》1930-06-22 第5版第10842號），然而當時宮古座並不播映映畫，而戎館屬於宮古

座所有，自然從1930年起在戎館播映日活影片。不過另有報導指出戎館松竹日活契約到

1930年底為止（《臺南新報》1930-09-02夕刊 第2版第10281號），合理推論從1931年換約

開始，宮古座成為松竹日活特約，同時戎館轉變為由臺南金重影片公司專營，播映中國電

影。33

報紙資料提及金重影片公司及新戎館所有者時，曾提及鐘（鍾）塗、鐘（鍾）樹欉、

鍾媽愛等人名，經研究者詢問地方耆老，訪談鍾家後代，證實鍾赤塗有二子鍾樹欉與鍾媽

33　 若以一年的約期推論，宮古座成為松竹日活特約有可能在1931年初或1932年初。但是因為從1930年11月
到1931年12月的《臺南新報》都未留存下來，且在《臺灣日日新報》並無相關報導，無從證實宮古座究
竟何時成為松竹日活特約戲院。不過1930年9月臺南世界館獲得興建許可後，就形成常設館的強勁競爭對
手，照常理宮古座方面有足夠的動機在1931年開始就將電影放映移至硬體設備較佳的宮古座，與臺南世
界館一較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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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而在《臺灣民聲日報》也曾有報導指出鍾樹叢與鍾媽愛的兄弟關係（《臺灣民聲日

報》1961-12-16 第5版5290號）。鍾家父子即新戎館所有者，而鍾塗當為鍾赤塗之化名。34

鍾家所經營之影片公司名曰「金重」，即隱含家族姓氏「鍾」。

圖11　 《臺南市大觀》中宮古座照片（小山權太郎 1930：62，國立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局部放大。照片中宮古座正上映《乾隆

遊（游）江南》，而戲院前的旗幟有「上海最新電影戲」、

「金重影片興行部」字樣，可見當時金重影片興行部（金重影

片公司）已經在宮古座營業，並引進上海邵氏兄弟的天一影片

公司拍攝的《乾隆游江南》。照片拍攝時間當為1929年《乾隆
游江南》上映日期之後（徐文明 2011：86），至《臺南市大
觀》發行日期1930年10月7日之前。

事實上，金重影片公司在宮古座營運早就有跡可尋。局部放大《臺南市大觀》宮古座

照片（小山權太郎 1930：62，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提供掃描檔），即可見到「金重影片

興行部」在宮古座放映上海電影《乾隆遊（游）江南》（圖11），照片拍攝時間當為1929

年《乾隆游江南》上映日期之後（徐文明 2011：86），至《臺南市大觀》發行日期1930

年10月7日之前。而在1930年6月21日至27日間，每日在宮古座放映一集上海電影《火燒紅

蓮寺》，但是未言明由何單位進片放映（圖12）（《臺南新報》1930-06-21夕刊 第4版第

10208號）。而在1930年9月、10月及1931年元旦的報刊上，也可見到臺南金重影片公司的

名字依附在宮古座機構內（圖13）（《臺南新報》1930-09-17 第8版第10295號；《臺南新

報》1930-10-15 第12版第10322號；《臺灣日日新報》1931-01-01 第22版第11034號）。若

34　 鍾赤塗、鍾樹欉及鍾媽愛之家族譜系由鍾樹欉外孫施俊鈞先生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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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上述的宮古座會社社員資料，其中有一位社員鐘堡，由名字看來應是臺灣人，「鐘

堡」與「鐘塗」非常形似，極有可能也是鍾赤塗化名之一。宮古座會社其他社員皆為日

人，由社內臺灣人社員來經營宮古座中國電影的放映自然合情合理。而鍾赤塗成立臺南金

重影片公司，初期在宮古座放映，1931年轉而專營附屬於宮古座的戎館，其後又將戎館的

經營交付長子鍾樹欉。

圖12　 《臺南新報》1930年6月刊載廣告，宣傳6月21日至
27日間，每日在宮古座放映一集上海電影《火燒紅
蓮寺》。（《臺南新報》1930-06-21夕刊 第4版第
10208號）

圖13　 《臺南新報》1930年10月刊載的臺南金重影片公司
名片，註有「宮古座」字樣。（《臺南新報》1930-
10-15 第12版第10322號）

1931年宮古座與戎館聯合經營策略的轉變，至少有兩項重要因素促成：一是映畫越來

越受到歡迎，現場戲劇演出的節目相對變少，原本純作為劇場的宮古座自然必須逐漸轉型

為兼播放映畫的戲院；二是臺南市另一家新的電影常設館臺南世界館於1930年9月獲得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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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許可（《臺灣日日新報》1930-09-02 第5版第10914號，1930-09-03 第5版第10915號），

並且於1930年底在田町開幕（《臺灣日日新報》1930-12-24 第5版第11026號；《臺南新

報》1930-09-01夕刊 第2版第10280號）。臺南世界館是臺南市首間歐式建築的電影院，設

備新穎，由與宮古座方面不合的「吾等の一團」經營，成為與宮古座方面競爭臺南市映畫

市場的強勁對手。戎館老舊低矮的場館，實難以匹敵，唯有將映畫放映轉移到宮古座方能

與臺南世界館競爭。

在這樣的聯合經營策略轉變下，戎館便委任臺灣人經營中國電影的放映。而到了1933

年8月《臺灣日日新報》更報導戎館場館建築老舊，實為危險家屋，呼籲「館主」勿再拖

延，宜盡速改建。35「館主」一詞的出現似乎透露當時的戎館已經不再是宮古座株式會社

所有，有可能已經將所有權轉讓給個人經營。而到了1935年元旦在田町開幕的新戎館，已

經完全是鍾樹欉所有，而與宮古座方面無涉。

戎館在1928年被宮古座併購，但是在1944年的資料卻明確登記為鍾樹欉所有，可見在

這之間的某個時間點，宮古座株式會社將戎館的所有權轉手給鍾家。推測最有可能轉手的

時機，就是1934年下半年開始興建新戎館之前，甚至更早在1933年8月已有報導提及「戎

館館主」，但是這些推測都缺乏直接的資料更進一步證實所有權移轉的確切時間點。36

戎座被宮古座併購後，被規畫為電影常設館，與宮古座在演出類型上區隔。透過兩

家戲院聯合經營，整合了臺南市日人戲院的經營，這樣的局面要到1931年世界館落成後才

受到嚴峻挑戰。面對臺南世界館的競爭，宮古座方面的經營在1931年改弦易張，調整聯合

經營的策略，宮古座改為播映松竹日活電影的特約戲院，由專營的劇場轉型為影劇混合

戲院，而戎館交由臺灣人經營放映中國電影。宮古座株式會社的株主們更在1931年底打

算另起爐灶，計畫租用宮古座旁北側的公有空地，蓋一棟全新的電影常設館，以取代戎

館（《臺灣日日新報》1932-05-31 第3版第11545號）。但是這項計畫當時並未實現，而僅

將老舊的戎館讓渡給臺灣人鍾氏，至此宮古座與戎館的經營已完全各自獨立，不再有結盟

關係。隨後宮古座逐漸增加經營映畫放映，但是仍然兼演戲劇以及作為集會場所。從1931

年以後，宮古座戲院就以劇影混合的戲院型態經營，而其電影放映的節目比例逐漸增加，

以至於在幾經斟酌後，終於在1939年6月改設椅子席，增設放映室，在內部空間的規畫

上，向標準的電影常設館看齊。

35　 《臺灣日日新報》以〈臺南常設館戎館請延，館主宜鑑危險家屋大加改築〉為題報導：「臺南市活動常
設館戎館。自數年來疊次請延。前因來九月。再屆期限。館主復欲提出延期願。於管轄官署。聞該館全
屬木造。已閱二十餘星霜。經時既久。日見朽壞。且座位過小。常有人滿之患。自數年來。觀客因感危
險。咸希望其從速改築。而館主亦擇宮古座畔法院所有地計畫。不知何故。迄今不見進行云。」（《臺
灣日日新報》1933-08-09夕刊 第四版第11977號）

36　 然而這已足以釐清林永昌詢問臺南耆老全美戲院老闆吳義垣時，提及戎館為臺灣人所有一事（林永昌
2006：284），實際上只是1933年甚至於是1934年以後的情形，而在此之前的二十幾年，戎座／戎館是不
折不扣的日人經營的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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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古座於戰後為中影接收，1946年5月1日更名「延平戲院」（林秀澧 2002：44；林

永昌 2006：285-292）。37宮古座的建築於1977年拆除，1979年6月改建成11層樓高的延平

商業大樓（楊貞霞 2008b：3；賴品蓉 2016：74-75）。

七、宮古座的節目類型與集會活動概要

自設立以來到二次大戰結束，宮古座戲院在前後18年的時間中自然有許多不同面貌的

節目與活動內容。並不見得所有的節目或活動都會在報刊資料上顯現出來，此處僅能就有

限的資料，論及曾在宮古座演出的節目類型與舉行的集會活動，以印證宮古座節目由戲劇

向電影傾斜的大致演變趨勢，以及宮古座作為重量級的日本藝術家來臺南巡迴演出的首選

地點。另外，宮古座戲院也是日人官方及民間組織所倚重的集會活動場所。

宮古座的節目類型以1931年為分界點，1931年以前多為戲劇演出，但是在1930年9月

以後開始嘗試經營不同類型的節目，1931年正式開始同時經營戲劇與映畫的節目，並偶有

各種音樂、舞蹈表演，或少女歌劇、漫才等新型態的表演形式演出。但是整體而言，映畫

的放映越來越頻繁，到1938年已經有七成到八成的節目是映畫放映，到1940年代映畫放映

的比例更高。

從1928年3月宮古座開幕以來，一直到1930年底，宮古座的節目定位為戲劇演出，

以日本演劇為主。從報刊資料上來看，在宮古座1928年3月開幕時，未及安排邀請日本名

劇團演出，後來邀請到大阪名題市川荒五郎一行六十餘人，預定全島巡演，在7月初到臺

南為宮古座開幕演出（《臺灣日日新報》1928-06-21夕刊 第2版第10117號），其後更有

1930年元旦松竹新進女優德川琴子一黨（《臺灣日日新報》1930-1-12夕刊 第2版第10682

號）、1930年11月底天勝一座（《臺灣日日新報》1930-11-27夕刊 第3版第10999號）等日

本戲劇演出。

除了日本戲劇外，宮古座也時有臺南共勵會演出的文士劇並搭配歌舞與奇術表演，

例如1929年4月28、29日演出《大悟徹底》與《破滅危機》（《臺灣日日新報》1929-04-

09夕刊 第4版第10406號）；1931年第八回演劇大會11月5日演出《人格問題》、《甚麼

病》與《糟糠之妻》，6日演出《湊巧》、《職務妨害耶》與《火之跳舞》（《臺灣日日

新報》1931-11-03夕刊 第4版第11337號）；1932年第九回演劇大會12月17日演《珈琲店之

一夜》與《流氓的落魄》，18日演出《一隻蜜蜂》、《酒之公判》與《復活的玫瑰》（圖

14）（《臺灣日日新報》1932-12-15 第8版第11742號）；1935年第十四回演劇大會11月

37　 吳昭明指出，新戎館（赤崁戲院）主人鍾媽愛的鍾家，在戰後原本持有宮古座百分之二十的股權，後來
售出股權，且宮古座改名為延平戲院是由鍾媽愛命名的。（吳昭明 20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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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日演出《盲目之愛》、《屠戶》、《湖上悲劇》與《顫慄》（《臺灣日日新報》

1935-11-13夕刊 第4版第12796號），以上皆在宮古座演出。宮古座上演戲曲的報刊資料非

常少見，但是仍有如1929年2月閩班上天仙承租宮古座開演（《臺灣日日新報》1929-02-

23 第4版第10362號）、1929年8月初臺北丹鳳社女優團假宮古座開演等（《臺灣日日新

報》1929-08-06夕刊 第4版第10525號）。

圖14　 1932年12月18日臺南共勵會第九回演劇大會演出
後，演職員在宮古座舞臺上合影。（黃天橫收藏，

黃隆正授權提供）

也許是基於臺南世界館在1930年9月已經被核准設立，宮古座就在同一月，透過金重

影片公司安排由臺灣辯士李光耀解說的日本及西洋映畫節目（《臺南新報》1930-09-17 第

8版第10295號），隨後又罕見地播映有聲電影《大尉の娘》，並搭配辯士解說（《臺南新

報》1930-09-23 第7版第10301號），開始在戲劇演出之外，做出新的節目嘗試。

圖15　 《臺南新報》1930年9月刊載的廣告，金重影片公司安排由臺灣
辯士李光耀解說的日本及西洋映畫節目在宮古座上映。（《臺

南新報》1930-09-17 第8版第1029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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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31年元旦開始，宮古座成為松竹日活特約戲院，開始系統性地播放映畫，38但是

同時仍間隔搭配戲劇演出。39《臺南新報》1936年2月29日分析臺南的戲院演出情形時，

也報導宮古座雖為活動寫真常設館，40仍「時演新舊劇」（《臺南新報》1936-02-29 第8版

第12269號）。然而播放映畫的比例逐漸增加，在1938年3月《臺灣自治評論》雜誌中的

〈宮古座の改造〉一文中，就提及宮古座當時一年中大約有七成到八成的演出已經是活動

寫真（不詳 1938：107-108），劇影之間的消長情形越來越明顯。

圖16　 1 9 4 0年宮古座刊載在《臺灣日報》的節目廣
告之一。該日下午放映日本松竹與美國派拉

蒙（Paramount Pictures）電影各一部，傍晚後由
淡海一座演出喜劇，以影劇混合的節目型態經

營。（《臺灣日報》1940-02-18 第7版第13709號）

除了電影與較傳統的戲劇形式之外，也有二十世紀初才逐漸成形的日本少女歌劇與漫

才等的新類型演出形式到臺南宮古座巡迴演出，例如東京松竹少女歌劇團在1935年2月至3

月間來臺巡迴（《臺南新報》1935-02-16夕刊 第2版第11895號，1935-02-21 第6版第11899

號），於3月11日及12日在臺南宮古座演出（赤星義雄 1935：28）。而松竹少女歌劇團在

1937年4月來臺巡迴時，更在報刊刊載全版廣告招徠觀眾（圖17），說明將於4月23日在

38　 宮古座上映映畫的例子可見《臺南新報》1936-01-26 第4版第12235號，《臺灣日報》1937-04-07 第7版第
12668號、1937-04-17 第7版第12678號、1941-12-29 第2版第14384號、1942-04-01 第2版第14477號等。

39　 宮古座成為特約常設館後，仍然上演戲劇的例子可見《臺灣日日新報》1935-03-11 第8版第12551號，
《臺灣日報》1937-04-17夕刊 第3版第12679號、1940-02-08 第7版第13699號、1942-04-06 第2版第14481
號、1942-04-29 第2版第14504號等。

40　 日本在明治及大正時期慣稱當時的電影為「活動寫真」（motion picture直譯語）；在大正後期進入1920
年代，慣稱當時的電影為「映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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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宮古座舉行晝夜兩場演出（《臺灣日報》1937-04-14夕刊 第3版第12676號）。另外，

1942年5月4日、5日有高井隆一行的漫才、歌謠、音樂表演（圖18）（《臺灣日報》1942-

05-04 第2版第14509號）。

圖17　 1937年4月14日《臺灣日報》刊載東京松竹少女歌
劇團巡迴全臺演出的全版廣告，說明該團在臺南的

巡演，於23日在宮古座舉行晝夜兩場。（《臺灣日
報》1937-04-14夕刊 第3版第1267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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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1942年5月4日《臺灣日報》刊載於宮古座演出高井
隆一行的漫才、歌謠、音樂表演之廣告。（《臺灣

日報》1942-05-04 第2版第14509號）

一些重量級日本藝術家的現代音樂與現代舞蹈來臺巡迴表演，在臺南通常都選擇宮古

座作為表演場所，宮古座也因此成為臺南人士接觸西方音樂與舞蹈形式的窗口。在現代音

樂方面，日本知名女高音三浦環（1884-1946）與關屋敏子（1904-1941）都曾數次來臺巡

迴表演，三浦環曾於1939年5月17日在宮古座開演唱會（奈良速志 1939：27-28），關屋

敏子曾於1935年2月14日在宮古座舉辦演唱會（圖19）（《臺南新報》1935-02-13 第3版第

11891號）。而關屋敏子1935年2月的全臺巡迴更促成了臺南知名演唱家林氏好日後師事關

屋敏子（黃信彰 2010：19-20，141-142）。另外，關屋敏子在1939年8月18日於宮古座舉

辦的演唱會，則被臺南作家吳新榮記載在日記中（「臺灣日記知識庫－吳新榮日記」1939

年8月18日）。

圖19　 1935年2月13日《臺南新報》刊載日本女高音關屋敏
子巡迴全臺獨唱會的半版廣告，說明在臺南的獨唱

會於14日在宮古座舉行。（《臺南新報》1935-02-
13 第3版第118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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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日本女高音關屋敏子（右）與臺南知名演唱家林氏
好（左）合照之局部放大。（感謝國立臺南大學數

位學習科技學系以及「文化協會在台南」數位典藏

詮釋計畫提供）

在現代舞蹈方面，日本現代舞之父石井漠（1886-1962）曾數次率團來臺巡迴演出，

例如1940年2月20日石井漠舞踊團在臺南的巡演就在宮古座舉行（圖21）（《臺灣日報》

1940-02-12 第3版第13703號）。臺灣現代舞先驅蔡瑞月自述，曾於1930年代在宮古座看到

石井漠舞團演出（蔡瑞月 1998：11），並於日後赴日拜在石井漠門下習舞。

圖21　 1940年2月12日《臺灣日報》刊載日本現代舞之父石
井漠率團來臺巡迴演出的廣告，說明在臺南的演出

於20日在宮古座舉行。（《臺灣日報》1940-02-12 
第3版第1370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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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1940年2月17日《臺灣日報》刊載石井漠舞踊團之舞
蹈表演場面照片。（《臺灣日報》1940-02-17夕刊 
第3版第13709號）

除了戲劇表演、映畫放映、現代音樂舞蹈表演之外，宮古座也是當時日人官方與民間

組織偏好的集會與活動場所。考量宮古座深具官方色彩的身分，以及日式風格強烈的建築

樣式，這並不讓人意外。在報刊上可見的例子如1930年10月間在臺南市舉辦的文化三百年

紀念的活動（《臺南新報》1930-10-05 第6版第10312號，1930-10-25 第6版第10332號）、

臺南州知事與州廳職員組成的俱樂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33-01-16 第4版第11773

號）、1933年4月臺南警察後援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33-04-08夕刊 第4版第11854

號），以及好幾年的臺南商工會總會都在宮古座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29-01-27夕刊 

第1版第10335號，1931-02-02 第5版第11065號，1932-02-10夕刊 第4版第11435號，1934-

01-28 第3版第12147號，1935-01-15 第3版第12496號，1938-02-15 第5版第13615號；《臺

南新報》1933-02-04 第7版第11158號）。

特別是到皇民化運動之後，宮古座成為官方及其外圍組織集會活動的場所，例如臺

南州國語講習會的舉辦（《臺灣日日新報》1940-08-23 第4版第14529號）、愛國婦人會臺

南分會集會（《臺灣日日新報》1938-09-21 第5版第13832號）、帝國在鄉軍人會、軍人援

護會等單位頻繁舉辦的慰問會或慰安演藝會等（《臺灣日日新報》1939-05-01 第5版14052

號，1939-12-12 第5版第14276號，1940-05-20 第4版第14434號，1940-08-08 第5版第14514

號，1940-12-07 第5版第14634號，1943-12-10 第4版第157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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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宮古座戲院的定位

以上對宮古座戲院各個面向進行考辨，獲得了對宮古座更清楚的了解。以下將就戲院

發展史的角度切入，延伸討論評估宮古座的定位：

（一）宮古座在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發展上的樞紐位置

考察1910年代及1920年代初期的臺南市商業戲院概況，從1912年以後便開始有四間

戲院營運，基本上是三間日人戲院加上一間臺人戲院的戲院生態結構。三間日人經營的戲

院，41彼此競爭而經營不易，節目多為日本戲劇與日文解說的映畫，主要訴求日人觀眾與

通曉日語的觀眾；42一間臺灣人經營的戲院即大舞臺，節目多為中國戲曲、歌仔戲和中國

電影，主要訴求臺灣觀眾。這樣三加一的戲院生態結構一直到1924年以後才逐漸轉變，而

1928年宮古座興建落成後，臺南市戲院生態邁向另一新的階段。

宮古座於1928年興建落成，並於同年併購戎館，形成前者專演戲劇、後者專播映畫的

聯合經營方式，整合當時臺南市所有日人戲院，針對日人觀眾與通曉日語的觀眾，形成宮

古座方面獨大的情形，維持了將近三年的時間。到了1930年底，與宮古座方面競爭的澤田

三郎「吾等の一團」所經營的臺南世界館落成，整個臺南市的戲院生態再度起了劇烈的變

化。臺南世界館清楚定位為專映映畫的電影館，而其設備新穎，對宮古座方面形成強大威

脅。宮古座面對強勁的挑戰，在1931年將原本在戎館經營的日本與西方映畫的放映都移到

宮古座來，並維持宮古座原有的演劇活動，與臺南世界館形成雙雄競逐日人與通曉日語的

觀眾市場之局面。

從1910年代至1920年代初期臺南市有三間日人戲院，到1928年以後宮古座針對日人觀

眾與通曉日語的觀眾群形成獨大的局面；而臺灣人設置的大舞臺基本上因為觀眾群設定的

區隔，受臺南市戲院生態變動的影響相對有限。然而到了1931年以後，大舞臺的營運也開

始直接受到戎館改變經營方向的衝擊。原本附屬於宮古座的戎館，在1931年開始以專映中

國電影為主，轉型為以訴求臺灣觀眾為主的戲院；而後宮古座方面更將戎館所有權轉移給

41　 1912年至1915年臺南市的日人戲院有臺南座、南座與戎座；1916年至1924年新泉座燒毀以前，臺南市的
日人戲院有南座、戎座與新泉座。

42　 日人領臺後，雖廣設教育機構推行日語，但畢竟真能通曉日語的臺灣人有限，特別是在1920年代以前；
更何況，日人戲院榻榻米座席與臺灣人坐椅觀戲習慣差距大，臺、日觀眾偏好的節目型態也不同，因此
日人戲院雖訴求日人觀眾與通曉日語的觀眾，但是實質上戲院的主要觀眾群仍以日人為主。至1936年皇
民化運動前夕，仍有報導指出宮古座戲劇演出的臺灣人觀眾甚少，但是大舞臺戲劇演出的臺灣人觀眾甚
為捧場：「我南之娛樂機關。活動常設有世界館、戎館、宮古座。而宮古座時演新舊劇。島人間觀者寥
寥。唯有大舞臺。自舊賽樂去後。再聘丹桂社男女優演唱。頗博好評。」（《臺南新報》1936-02-29 第8
版第122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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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鍾家，鍾家於1935年易地興建新戎館繼續經營，並於新戎館設置舞臺，除了放映映

畫，也開始演出歌仔戲的節目，與大舞臺的節目型態更進一步重疊，更是與原本就訴求臺

灣觀眾為主的大舞臺形成直接競爭客源的關係。

從1931年後臺南市就形成二加二的戲院經營生態，特別是1935年新戎館落成後，戲院

生態就形成穩定平衡，宮古座主要與臺南世界館競爭，大舞臺主要與新戎館競爭。而此一

戲院生態結構的形成，除了大舞臺原本就一直存在，其他戲院則幾乎就是由與宮古座競爭

的戲院以及與宮古座結盟的戲院彼此之間的競逐合分漸次演變成形。

綜觀以上對臺南市戲院發展脈絡的考察，從1910年代到1924年以前的臺南市的戲院生

態，到1928年宮古座整合所有的日人戲院，再到1931年後形成四間戲院兩兩捉對競爭的型

態，宮古座可謂居於此一發展脈絡中的樞紐位置。

（二）宮古座的所在地點與建築樣式的表徵

本節由戲院所在地點、建築外觀及內部空間構成的角度，來檢視宮古座與其他日治時

期臺南市戲院間的異同，以彰顯出宮古座的所在地點與建築樣式所表徵的意涵。

就戲院地點而言，在宮古座之前的日人戲院幾乎都集中在臺南市的兩個區域：一個區

域是南座（與臺灣人經營的大舞臺）所在的西門町一丁目（圖23上方圓形虛線的區域）；

而另一個區域是臺南座、戎座、新泉座所在的錦町三丁目（圖23中間圓形虛線的區域）。

若細究上述兩個戲院分布區域的意涵，可發現西門町一丁目鄰近清代以來臺南市傳統商區

五條港一帶，隱含訴求臺灣觀眾之意，高松豐次郎興建南座時有雄心壯志要建立突破日臺

藩籬的娛樂事業（但後來並未成功）；反觀錦町三丁目在府城十字大街以南，是日人活躍

的商業區，設置在此的戲院主要訴求日人與通曉日語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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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分布區域圖（參考〈臺南市區改正圖〉改製，中央研究院
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2016）[online]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
edu.tw/gis/twhgis。查詢日期：2016年11月15日）。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主要分
布於三個區域：南座與大舞臺位於上方圓形虛線西門町一丁目一帶；臺南座、

戎座與新泉座位於中間圓形虛線錦町三丁目一帶；宮古座、新戎館與臺南世界

館位於下方橢圓形虛線西門町四丁目及田町一帶。

邁入1928年之後，新設立的戲院地點都捨棄上述兩個傳統商業區而往西南移向新興

商業區。宮古座座落在西門町四丁目、臺南世界館與新戎館位於田町一帶，所在的區域正

是末廣町向西的延伸（圖23中橢圓形虛線的區域），是日治後期（特別是1932年末廣町通

沿街的一系列商店建築落成後）臺南市新興的商業區域，呼應的是「昭和摩登」的文化底

蘊，成為當時臺南街區現代性的表徵。而末廣町更有臺南銀座之稱，其中還包含了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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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地標林百貨，431936年11月出版的《臺灣公論》雜誌更以封面繪圖來描繪此一「文

化の極致　臺南銀座街」（圖24、25）。而宮古座正是首先跳脫前兩個舊的戲院分布區

域，而選址在新興商業區興建的戲院。

圖24　 《臺灣公論》1卷11號（1936年11月）封面繪圖「文
化の極致　臺南銀座街」。示意末廣町的摩登街

景，圖中上半部繪出宮古座、世界館、新戎館的樣

貌。（擷取自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

統）

43　 末廣町通與林百貨的興建，由梅澤捨次郎統一設計沿街店鋪門面，並規畫地下化電線的路段，1932年完
工後成為臺南市摩登的新地標。（陳秀琍、姚嵐齡 2015：12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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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臺灣公論》1卷11號（1936年11月）封面繪圖「文
化の極致　臺南銀座街」的上半部局部放大，可見

繪圖中宮古座、臺南世界館、新戎館的樣貌。（擷

取自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

就戲院建築而言，在前兩個舊的戲院分布區域內興建的日人戲院最遲興建於1916年，

包含臺南座、南座、戎座與新泉座，都是傳統日式劇場木造建築，沿襲日本劇場建築的傳

統，在命名上皆以「座」為名。唯一例外的是臺灣人興建的大舞臺，以磚與混凝土為建

材，建築樣式也融合西方建築元素，以「舞臺」為名，是對上海自1910年以來設立的西方

劇場的沿襲，在劇場建築樣式上與日人的劇場傳統大相逕庭。

1928年以後新設戲院的建築皆捨棄木材構造，採用混凝土磚造的建材與工法，並結合

新的建築樣式興建戲院。宮古座建築樣式仿效的範本是1926年落成的東京歌舞伎座，由岡

田信一郎所設計，採用較為恢宏的傳統寺殿建築樣式，內部採用椅子席，是一個對日本劇

場建築的創新嘗試。基於1923年關東大地震對日本建築造成嚴重破壞，岡田信一郎所設計

的東京歌舞伎座以磚與混凝土取代木料為建材，是對日本劇場建築的改造與升級。宮古座

在建築外觀上與岡田信一郎設計的東京歌舞伎座高度相似，也採用磚與混凝土為建材，建

築內部空間依循傳統的規格，設置日本劇場特有的花道與旋轉舞臺，但是未跟隨岡田信一

郎採用椅子席的設計，而是採用傳統的榻榻米觀眾席。

宮古座仿效東京歌舞伎座的前例，設法在建築外觀樣式與材質上，突破日本木造劇場

的舊傳統，在臺南市複製東京的劇場建築革新。然而宮古座所依循的變革仍然是在日本劇

場建築傳統內的求新求變，在命名上宮古座仍依循日本劇場的傳統，以「座」為名，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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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宮古座以後興建的臺南世界館與新戎館，捨棄日本建築元素，採用西方建築樣式、鏡框

式舞臺及座椅觀眾席，並皆以「館」命名。

綜合來說，雖然宮古座、臺南世界館與新戎館都位於臺南市日治後期的新興商業區，

但是就戲院建築的面向來說，宮古座的建築展現出在日本傳統之內求新求變的努力與嘗

試，而臺南世界館與新戎館的建築則展現出摒棄日本元素而徹底追求西化，與宮古座戲

院表徵的意涵不盡相同。然而當整體的戲院節目型態逐漸由戲劇向電影傾斜時，宮古座在

1939年將疊席榻榻米觀眾席改造為椅子席，並在二樓空間設置固定的放映室，內部空間規

畫向臺南世界館與新戎館這樣的歐式電影館規格靠攏，也就是不得不做的調整與修正了。

九、總結

總結上述考辨與分析的結果，宮古座於1928年落成，是臺南州官方主導下由民間出資

興建的戲院，以宮古座為名成立會社作為營運組織，是極具官方色彩的民營戲院，位於西

門町四丁目，約相當於現今西門路2段120號。宮古座初期的營運由高橋順三郎主導，1934

年後由南弘擔任社長，並由出口樽吉經營。

宮古座節目型態初期獨重戲劇，1931年後成為松竹與日活的特約戲院，正式規畫納入

映畫節目，也偶有重量級的現代音樂與現代舞蹈巡迴來演。此外，宮古座也是臺南市官方

及民間組織倚重的集會活動場所。戰後宮古座改名為延平戲院，建築物於1977年拆除。

在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發展的歷程上，宮古座戲院占據有樞紐的位置，其設立與經營

策略與臺南市戲院生態的轉變息息相關。宮古座於1928年併購戎館後的聯合經營策略，曾

整合了當時臺南市所有的日人戲院，改變了宮古座之前的臺南市戲院生態。而宮古座與勁

敵臺南市世界館的競爭，及宮古座與戎館的分道揚鑣，則奠定了1935年以後直到二次大戰

結束這十年間的臺南市戲院生態樣貌。若說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的發展可以依循宮古

座設立以前、宮古座整合日人戲院時期，以及宮古座與臺南世界館形成競爭之後此一發展

脈絡來檢視，未必言過其實。

在戲院地點與建築樣式上，宮古座的設立是在日本傳統內追求劇場現代化的表徵。宮

古座1928年設立時，建築樣式參考東京歌舞伎座，鋼筋混凝土磚造結構，內部為日式的木

造二樓格局，最多可容納一千五百名觀眾，觀眾席為榻榻米而未用座椅，舞臺設置花道及

旋轉舞臺。宮古座在1938年已經有七成到八成的節目是映畫放映，於1939年設置椅子席及

放映室，向西化的電影常設館靠攏看齊。

作為最終的結語，期盼本研究的釐清與發現能對於宮古座戲院與臺南市商業戲院的概

貌有較正確而全觀的了解，不再囿於零散乃至錯誤的訊息，也期待能夠為更進一步對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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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戲劇與電影發展的研究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與出發點，而不必在浩瀚如海的零散資料

中，從頭開始摸索而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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